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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女性安全了，杨俊魁抓着

管道歇了 10 秒钟。当他再转头看时，

有几个人加入到救援中，不知道谁

甩下一个救生圈，剩下的几人全部

得救。“当时就想着让他们抓住一

个物体，能拽一分钟是一分钟，争

取救援时间。”

和杨俊魁一样，40 多岁的侯文

超当天也困在了隧道的车流中，那

天他外出办事。他在车里打了一个

电话，挂掉电话一看水已经朝车子

涌来，车门险些打不开。侯文超经

历过 9 年前的特大暴雨，他还清楚

地记得，当时新闻里说，有人不愿

意从车里出来，失去了逃生机会，

最终憋死在车里。

他怕很多人意识不到危险，下车

便挨个敲车窗，有人听了劝告下车朝

着高处走去；也有人犹豫，总觉得积

水不会变得更严重；还有人打开车窗，

又摆摆手关上。侯文超说，当时自己

都快急哭了，情绪有些失控地喊：“赶

快下来啊，命都不要了吗？”

朋友圈传播的一段视频里，水

位疯狂上涨，从淹没大腿到齐腰深，

也就几分钟。侯文超告诉《新民周

刊》，原本他可以很快到安全地带，

但他多次折返到深水处叫其他司机

下车，他看到一辆出租车的司机迟

迟不肯走，他猜想，司机可能是新

换的电动车，舍不得放弃。毕竟，

丢掉车就等于丢掉“饭碗”。

侯文超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让

他们赶紧逃生”。最后一次折返，

他在隧道入口靠里面的位置，找到

一对还没下车的母女，老太太年龄

七十岁上下，坐在后排不肯下车，

嘴里嘟囔着：“这是俺孩儿的新车，

我不能走，不能走。”

侯文超急了，边劝说边和老人

的女儿合力把老太太拽出了车门：

“阿姨，快下来吧，有生命危险啊，

车没了行，人没了不行啊。” 就在

侯文超逃生到高处那一刻，他回头

望向隧道，近百辆车子不见了踪影，

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所有被淹

的车里都没人。

当晚，杨俊魁和同伴在酒店安

顿，到酒店他才发现自己腿上有一

条伤口，血正在一点点往下渗。第

二天，杨俊魁回到家，家里停水停电，

他对家人说：“我饿了，给我下碗

面条。”

后来，家人手机充上电，才从

网上看到他救人的视频。杨俊魁所

在的公司，奖励他一台新车；侯文

超一周内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采访，

他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反而很担

忧，许多人对暴雨的认知还不够。

截至 7 月 25 日 19 时许，京广

路隧道被困车辆全部拖出，隧道积

水最深处约 0.2 米，抽排水工作仍在

进行当中。令人痛心的是，现场排

查发现 6 名遇难者遗体，其中 5 位

男士 1 位女士。

卫河决堤营救

暴雨过后，郑州清理淤泥、补

齐塌方、城市秩序逐渐恢复。但紧

张的气氛迅速转移到了距离郑州 90

公里的新乡。鉴于郑州暴雨的影响，

当地部分居民很快转移到相对安全

的高处。

7 月 21 日，新乡市区牧野站两

小时降雨 267.4 毫米，超过郑州 7 月

20 日两小时最大 262.5 毫米的降雨

记录。从新乡市牧野大桥和新乡市

凤泉区航拍可以看到，卫河两岸大

面积村庄、农田、道路一片泽国，

水深处达两米以上。

“我要回家当志愿者了。”老

家在新乡的浩子在朋友圈写道，他

是郑州一家房产公司的项目经理，

听说家里遭灾，连夜开车奔了回去。

浩子坐在民间组织救援的冲锋舟上，

新乡街道的水面齐腰深，商铺门被

淹到几乎封顶。

街道上不时看到几辆铲车，上

面载着十几名受困群众，车轮两侧

翻起的巨大波浪几乎将冲锋舟掀翻。

洪水中大家发现，往常用来装沙砾、

土壤、煤炭的大铲车，如同汪洋大

海上的求生“小岛”。

铲车队伍中，有一辆来自雷锋

志愿者救援队，开铲车的小伙子叫

魏德成，车上载了十来名乘客，目

的地是新乡市妇幼保健院。40 分钟

的车程，几拨乘客上上下下，最后

留在“斗”上的，有从公交车站接

上的女人，有在水里艰难行走被拽

上来的男孩。

铲车停在妇幼保健院门口，那

里水深到膝盖。所有乘客下车后，

魏德成把“斗”掉了个儿，积水从

里面哗哗地流出来。妇幼保健院情

况危急，医院一楼被淹，救援人员

无法到达，楼上全是孕妇小孩，急

需食品。

救援队一波波支援，7 月 22 日

19 点，妇幼保健院里的积水已经排

完，物资由一些民间组织送来，病

人也被安置在了二楼。妇幼保健院

的一艘皮划艇，借给了救援队一个

小伙子，他说：“那些偏远村庄的人，

还被困在里面，出不来，我要去救

他们。”

卫辉是新乡代管的一个县级市，

灾情堪忧，但外界还不太知道这里


